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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山脉上空的鹰阳光山脉上空的鹰
——阿苏越尔长诗《阳光山脉》读后

□□舒舒 洁洁（（蒙古蒙古族族））

阿苏越尔是我熟识并喜爱的一位彝族
诗人。

我曾到过凉山州越西县，那些明亮的
山脉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那是由阳光、
树木与岩石形成的自然景观，那是神祇。

阿苏越尔的诗歌是另一种神祇。
近读诗人的长诗《阳光山脉》，我笃信，

他听到了彝族最古老的语言。这部长诗以
内敛与激越交替呈现的结构，集合了如荣
誉、家谱、诺言、太阳、毕摩、母亲等与血脉
紧密相关的意象，在层层递进中，让伟大的
理想通过倾诉实现可以凝视的可能。不
错，那是辉煌的视野，他的阳光山脉，蜿蜒
于不朽的仪式中，这就是毕摩，是神圣的使
者在人间传导仁慈温暖的声音。

“能够出现在梦中的都不能算作是遥
远的一切/母亲实在遥远，她站在夜幕低垂
的山冈上/大量的话语从风的嘴里漏下/整
个一生我都似有似无……”阿苏越尔的诗
歌秉承了自己民族久远的传统，从前面所
引的这四行诗中，读者不难发现最初的源
流。纵观今日新诗写作，当代少数民族诗
人撑起了半边天宇，这个群体诚挚火热，固
守信仰的边疆。而阿苏越尔，这位以仰望
姿态写作了长诗《阳光山脉》的彝族汉子，
通过梦境的参照，使母亲、夜幕、山冈、风与
我，融在无限旷达的自然中，从而获得了永
恒的性质。

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里，诗人阿苏越
尔获得了真知。实际上，这恰是大地母亲对
他虔诚的回馈。在异常丰厚的精神果实面
前，作为谛听者与赞美者，连诗人淡淡的失
落和感伤都显得美丽：“聚少离多的人世啊/
我深爱的父亲，你的羊群逐渐清晰/久居山
上的彝人，这一天让我们知根知底/你正传
诵的人已走向永恒/在齐聚的祝祷声中/迷
路者撩开雨雾的裙边/停止寻找。傍晚时
分/那些被不断敲醒的时光随羊群走失”。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语境往
往与汉族诗人迥异，这种差别绝不仅仅源
于地理，或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在更深的
层面上，诗歌语境所依托的，是血脉畅通的
传承，它深深植根于某个古老的部落或杰
出的种族。作为后人，当代少数民族诗人
的诗歌写作，其修辞更接近传统的肌理，
那是一条令他们敬畏的回望之路，直抵源
头。

我读《阳光山脉》，在阿苏越尔平实而
凝重的文字里，真的能够看到他的彝族先
人的形象，那些高举火把的人，在歌声中看
着另一些人尽情舞蹈，木鼓一定响在水边。

我自信了解诗人阿苏越尔并懂得他的
诗歌。以《阳光山脉》为标志，他的诗歌写
作非常自觉地进入了本来属于他的领域。
阿苏越尔是这样一个诗人，在他醇厚的表
象下，他的心灵展翅腾飞于双重故乡，也就
是生命与精神的故乡；他是山之子，他隐于
火热心怀的对于故乡的挚爱一旦幻化为灵
动的文字，被我们称之为诗歌的这种文体，
也就真实呈现出霞光。这霞光是那样的鲜
红，让我们确信，他所获得的真知，来自同
样古老的生存体验。说到继承，最为形象
的注释就是他的诗歌，如《阳光山脉》中赤
子般的咏唱：“啊，极其相似的时光挤在一
起/连天空也卸下了高贵的头颅”。

这就是阿苏越尔的长诗《阳光山脉》。
是的，不能不说，这是一部犹如美丽寓言的
长诗，在逾 200 个章节里，存在一个魂灵。

解释这个魂灵最直接的语词是深切，是眷
恋，是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奔出大山，在开
满油菜花的土地上流淌。

诗人阿苏越尔用6年时间写作了长诗
《阳光山脉》，由此，他实现了一个纯真的目
的，他要为养育了自己的故土，为部族，为
充满血性与奇迹的彝族大地谱就一曲心灵
浩歌。现在，他完成了，这部长诗之于诗
人，是一个心灵工程，是心愿实现后的幸
福，当然也是奇迹存在的证明。

很长时间以来，我将阿苏越尔视为自
己亲爱的诗歌兄弟，我对他认识的基础是
他的诗歌。有时，即使在夜里，我也会觉得
他的写作被一线灿烂的光芒所照耀，他显
得从容，但内心却如鹰翅般扶摇，那是听到
某种召唤后遵从飞翔的渴望，是光芒辉映
下的驰骋，是一个民族诗人面对或背对故
乡时必须担负的使命。

他的表达有一些悲壮：“寒冷中的温
暖，黑夜里的光明/竹笋一茬接一茬生长，
道路一条比一条宽阔/在乐谱般高低起伏
的群山里/亲爱的，我们采用绵羊的方式/
讴歌生活，传递珍贵的火种”。在这里，阿
苏越尔拒绝孱弱的粉饰，他的笔触直指真
实。真实之于情感，对阿苏越尔而言就如
不可交换的信仰。顺着信仰走到时光深
处，他能找到自己部族的根系。那里，才是
他生命与爱的出发地。

亦如圣地。
我要说，中国少数民族诗人是有福的，

依托于各自民族繁衍生息的背景，他们的
歌唱总能发出青铜一样的声音。在他们的
诗歌里，你会看到火把、酒与舞蹈、湛蓝的
天空与鹰、开满油菜花的山野、点缀着羊群
的草原、犹如祖父般缄默的群山、干净的溪
流、飘逸着庄重气息的祭祀、多彩的服
饰……在长诗《阳光山脉》里，他所集合的
诗歌元素远比我举的这些例子丰富。除了
这部长诗，他还写作了很多精美的短诗，我
愿将他以往的短诗写作视为写作《阳光山
脉》前的准备。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他所
需要的是一个契机，他的形象更接近于一
个举着火把的少年，在节日到来之前问询
雪的音讯。

《阳光山脉》从“汉字”起，到“长安”止，
由201章组成。这是一部看似结构互不相
关的大组诗，可细细读来，你就会发现某种
奥妙，自始至终，阿苏越尔的阳光山脉都未
曾远离他的祖地，他的诗歌疆域的外延，实
则鲜明衬托了庄严的部分——这个部分处
于阳光山脉的核心。这里，才是诗人愿意
用生命与诗歌坚守的所在，他生命与诗歌
的根系，就在这里。诗歌，永远存在于语言
表象的深处，就如劈开山石，你才能看到精
美的内里。我们所谈论的彝族诗人阿苏越
尔与他的《阳光山脉》，其品质就在这里。

诗中写到：“在生命的终点，我也有一
次灿烂的绽放/是火把一样的燃烧，脱离腐
朽的燃烧/在更加深刻的未知中，最后释放
自己”。至此，诗人阿苏越尔以他宣谕一样
的诗歌，相对完美地实现了一个理想。

然而，基于对他的了解，我相信，《阳光
山脉》一定是他诗歌群山中的一座，他诗意
飞翔的精神形态不会改变，因为这不仅源
自热爱，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源自他古老
的血脉，那是一种他无法抗拒的声音。

为此，我选择祝福，为阿苏越尔，也为
诗歌。

突然收到吴重阳老师寄来的邮件，打开一看，竟然
是他的新著《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翻阅之
后，我先是惊讶继而感叹，八旬高龄的老师还在民族文
学研究领域笔耕不辍，令作为学生的我生出敬佩之
情。30多年前，他是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时的文学
启蒙老师，我研究彝族作家李乔的毕业论文就是他亲
自指导的。他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微笑，对学生的论
文用红笔作细致的批改。记得当时住房条件有限，他
的家就安在我们教室的隔壁，我们坐在他家沙发上聆
听教诲的情景宛若昨日。

岁月如白驹过隙，倏忽之间 30 多年的时间就那
么快疾地从生命中滑过。也许正是在吴重阳等母校老
师的影响之下，后来我也进入民族文学领域，僻一块
自己的园地，种一些花草以慰藉生命。正是吴老师指
导的毕业论文，让我在毕业后继续关注李乔的创作，
1997年出版了《李乔评传》。这本书1998年获得第四
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吴重阳出席会议
并亲手给我颁奖，那是我从母校毕业 16年后第一次
与老师相见。能与老师在同一个领域学习，再次得
到老师的关心和鼓励，这是难得的荣幸。

出生于山东的吴重阳并不是少数民族，上世纪60
年代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却一直在民族文学研究
领域辛勤跋涉，除了教书育人、培养各民族文学人才，
还创作了《民族文学简论》《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概
论》《风雨楼文丛》，参与编著了《近代文学大系·少数民
族文学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民族文学卷》等关于民族
文学研究的论著，2003年获得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突出贡献奖。

他新出版的这部 《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
究》，如张炯在本书序言所概括的那样，“无疑是吴重
阳专著之外的研究成果集大成之作，是他几十年学术心血的结晶”。作
为大学的同窗和多年的文学同道，张炯对吴重阳非常了解，称道他“热
爱少数民族，热爱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毕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教
学和研究”。而且正是他的积极策划和努力奔走，才有了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下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分会的成立。这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共收录六辑38篇文章，记录了一位
汉族学者多年来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作出的努力和奉献。其中一部
分文章是他对少数民族文学系统而有深度的理论思考，涉及到“中华文
学”的民族性，当代民族文学的范畴、界定标准，以及当代民族文学如何继
承、借鉴、创新等重要命题。

作为一位汉族学者，吴重阳的理论中体现了一种难得的气度和开阔
的学术视野。早在 1982 年发表的《论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贡
献》一文中，他就针对文学史中忽视少数民族文学的现象，提出了“只有充
分肯定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真研
究我国少数民族宝贵的文学遗产，才是尊重我国文学发展的客观历史事
实的唯物主义态度”这一论点。和当下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华多民族文学
史观”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部专著中的一些文章，是对上世纪80年代民族文学创作的评论和
总结。这体现了其评论对创作的及时关注，也体现了一位学者对待民族
文学创作的热情支持和大力推进。在当时，很多民族的作家文学处于刚
刚起步的情况下，这些评论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民族文学创作进行了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以后
的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多年来吴重阳除了对民族文学理论的系统建构外，还密切关注着各
民族作家的成长，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及时评价。对民族作家来说，这是
非常好的良师益友。这部专著中收入的作家评论涉及到从南到北的许多
民族作家的作品，比如彝族、白族、苗族、壮族、藏族、蒙古族、满
族、鄂温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十余个民族作家的诗歌、小说都进入
了他的研究视野。

一个学者只有真的“热爱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才会用毕生的时
间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吴重阳用他的这部专著作出了最好
的证明。从专著后面的“著述年表”中我了解到，他在1957年发表的处女
作竟然是一篇小说《虹》，那时他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1960
年来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后，就与少数民族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
退休多年，却还保持着充沛热情和奋进精神。

老树新花，其人和其文都绽放出动人的光彩。虽然与吴老师南北相
隔，相见甚少。但我在阅读这部厚重的新著之时，却感受到了精神上的相
通，再次领略了做一名学生的快乐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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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玲

记得黑格尔说过这样的话：“东方无史诗”。其实，
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但有史诗而且有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
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 《玛纳斯》，这少数民族三大史
诗，足可光耀世界。

可喜的是，在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牵头的“中国
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启动之时，以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为素
材的电影改编也已进入日程。在康巴作家群作品集中，我
读到的诗集竟是以诗的形式赞美诗人心中的《格萨尔》。

这部诗集讲述了格萨尔王与他的妃子阿达娜姆的爱
情故事。这故事让夏加着迷，因为“王”的想象在诗人的心
中，从来都是惟美、惟善和正义的化身。传说中的格萨尔王
是半人半兽的形象，集中了狮子的勇猛和人类的智慧。这
样一个王者在诗人夏加的心里，便是极美、极善，是为人间
主持正义的至高无尚的神。他承担拯救人类、驱魔除恶的
使命，最终实现祥和、幸福的生活理想。

这个“王”像传说中的王者一样，历经磨难，为完
成使命征战四方，夏加更赋予了他鲜明的时代色彩：

“王”不是为了权力、为了征服而战，而是为了正义与和
平而战。这种观点在诗中不断地得以强化和延展：“和
平——是你看不到的秘密/因与果，是与非/对与错，成
与败/硝烟已经沉寂/故事已经结局/你的来路/是什么芳
香扑鼻？/是岭的气息，还是神的旨意？/生命，不曾离
去/生机，不曾暗淡/看——你的眼里/满是翠绿”。

这里的“和平”带着芳香的气息，具有翠绿的色调。这
是格萨尔王的追求，这是藏民族的生活故态，更是我们人
类对现实社会的美好向往。夏加将自己对战争的理解融入
其中，写出了一种大视野、大文化的恢弘气势，可谓借古说
今的精妙之笔。

诗的惟美永远与爱的惟美相契合，而且两者相互成
就。之所以爱的花朵绚烂无比，是因为根子扎在诗人纯
粹、冰清的心海里。夏加所写的格萨尔王的爱情，正体
现了其诗心的无杂和对爱的义无反顾。“给我一张弓，比
大地还要长的弦/用来寻找民谣，寻找爱情/为你，作为
我生命中最遥远的长征”。这是一种没有世俗羁绊的爱情
誓言。

诗人是行走在人性与神性边界的使者，试图把神性昭
示给人类。把爱情作为“我生命中最遥远的长征”，这是何
种气概、何种忘我的爱情表达？

“枕着帐袍牧草，摇转经筒，吹响螺号/我是你怀中最
小的一个孩子，你刻在我剑尖的字/是你一生最完整最美
丽的忧伤”。这几句写下了王者爱情的绝诀与凄美。王与剑
同在，可能会在某一刻，王随着手中的剑倒下，但是心爱的
人在剑上所刻下的字，就是仅有的安慰和永世的陪伴。我
想，当夏加写下这样的句子后，一定为这种美丽感动——
懂得爱的“王”才是真正的英雄。

但是，无论是成为理想和道德化身的“王”，还是现实
生活中的人们，所拥有的爱情都会悄然落幕。夏加似乎在
激情之后，也清醒地看到了爱情的归宿：“怎样安置爱情，
我们——策马/走自己的道路/抛下一些消亡、离散的途
径/使尘埃，更接近尘埃”。当生命回归泥土的时候，爱也随

之回归了。看尘埃落地，是一种彻底的消亡，但是彻底的消
亡也是彻底的永生。

“王”没有悲情地死去。尽管他轰轰烈烈地降生：“我有
风的回声，雨的春意/我有日月的智慧，风雷的强力”。格萨
尔王在征战八十一载后，终于与大地山川告别。他留在世
上的最后语言是对心灵的拷问：“我是谁？我本无身无形/
我是谁？我本无根无源/我是谁？我本无因无果/生生世世，
宏愿命定/你的眼里，我不曾来过/你的心里，我不曾走过/
春 天 的 岭 ，欢 快 的 黑 头 藏 人/我 不 曾 来 过 ，也 不 曾 离
去……”这是最后的箴言，是伟大的王者对生命的认知。归
去时心无挂碍，如一缕轻烟飘过。在这里，作者借助格萨尔
王说出了自己的心底之音：人类不该被太多的欲望所牵
绊，不该让精神世界有太多的负累；生时要像“王”那样勇
于付出，追求爱的完美，为和平与安康奉献；当生命将要结
束时，要无愧于自然的给予，将心灵交还给自然，淡定而从
容，安详而愉悦。

这是作者试图给出的一种善意的引领，而善意的引
领是需要延续的。《格萨尔》 被喻为“活态史诗”，这部
活态史诗要更好地走向世界，需要更多的夏加这样的传
扬者。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如夏加一样加入到《格萨尔》的
传扬者行列。

王者王者，，诗人的幻象诗人的幻象
——评夏加长诗《天子·格萨尔》 □□赵晏彪赵晏彪（（满族满族））

阿云嘠长篇小说《满巴扎仓》发表于蒙古文文
学季刊《潮洛濛》2012年 1期，发表后在母语读者
当中引起强烈反响。翻译家哈森将之译成汉文，近
期刊登于《人民文学》杂志上。与之前的《僧俗人
间》《有声的戈壁》《拓跋力微》等长篇小说相比，阿
云嘠的这部新作在情节设计、故事编排等方面均
有所突破。

一
在此前的创作中，阿云嘠一直坚守精英文学

创作路子，追求意义、深度、永恒，以精英的立
场观照社会与人生。如在《大漠歌》《狼坝》《燃
烧的水》等作品中，作者虽然讲故事，但是其意
不在于故事，而是故事背后的寓意。而在《满巴
扎仓》中，他始终遵循雅俗共融的创作方向，以
通俗的外壳中囊括精深思想，在悬疑故事中贯穿
敏锐思考。从作者立场、文本结构、读者期待等
方面来看，《满巴扎仓》 都体现出大众化、通俗
化、趣味化的趋势。作者不仅是思考者，更多的
时候以故事讲述者的身份出现于文本中，掌控着
故事的走向。

从精英文学立场转向通俗文学立场，从知识
分子立场转向民间大众立场，意味着作者的文学
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
因。市民社会的形成、消费主义的兴起、大众文化
的崛起、文学市场的商业化，改变了大家对通俗文
学的看法。在以前，人们采取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
待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而现在，作家们更加注意

“雅俗共赏”带来的阅读快感。实际上，现在我们所
讨论的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在出现之时是被当作
通俗文学来看待的，后来却成为了严肃文学的代
表。因此，对于阿云嘠的这种转变，我并不觉得难
以理解。

《满巴扎仓》 的文本结构几乎包含了通俗小
说的所有要素和特征。蒙古族民间文学有一个

“寻宝”母题：主人公经历千辛万苦，冲破重重
阻碍，一丝不苟地寻找传说中的宝，最后虽然得
到宝，但是宝不属于贪心之人。这类寻宝故事广
泛流传于蒙古地区。《满巴扎仓》 的故事轮廓与

“寻宝”母题相契合。小说讲述了寻找秘方药典
的故事，朝廷、旗扎萨克贝勒府和民间人士都在
寻找神秘的秘方药典，最后虽然找到秘方药典，
但是那部药典不属于贪念之人，而变成了人类共
有的遗产。

宫廷阴谋也是蒙古族民间故事中常出现的情
节，是与权力之争有关的情节。《满巴扎仓》描写了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贝勒府的阴谋和权力之

争。10 年前，旗扎萨克贝勒府兄弟之间上演了一
场争夺旗扎萨克贝勒诺彦位子的骨肉相残悲剧。
这场宫廷较量中哥哥败给了弟弟，就挂了个东协
理之名，搬出官邸隐居乡下。但是兄弟俩从此结下
了永不和解的仇怨。10 年后，旗贝勒诺彦夫人乌
仁陶古斯和东协理夫人苏布道达丽同时患上了不
孕之症。

在小说中，作者这样写道：“现在他们的较
量依然在继续，但较量的内容似乎有了一些变
化。他们之间的较量，现在已经从争权夺势转化
成了生儿子的竞赛。然而，乌仁陶古斯、苏布道
达丽自嫁到贝勒府以来。因而，旗扎萨克诺彦顶
冠上的红宝石顶戴今后由谁继承，已经成为一个
巨大的悬念。要是乌仁陶古斯、苏布道达丽中的
哪一个生了儿子，那孩子肯定就是未来的旗扎萨
克诺彦。意识到这一点的兄弟俩真是焦急万分，
两家的夫妇为了生个儿子，都在全力以赴。”在
这场争夺权力的风波中，两个女人付出了伦理、
道德乃至性命的代价。

《满巴扎仓》 借鉴了悬疑小说的模式，故事
围绕神秘的秘方药典展开。据说元上都被烧后，
妥欢贴木尔北上应昌，一部药典从上都大火中被
抢救出来，辗转一番到了鄂尔多斯。那部药典起
初被保管在民间，后来被移送至满巴扎仓保管。
那部药典的保管特别严密，只有满巴扎仓的住持
堪布才知晓它的存放处。但是，上一代住持突发
暴病而去世，没来得及给下一代住持交代那部药
典在何处。就这样，满巴扎仓有了一个天大的
谜，引起了从内到外形形色色之人的贪念和猜
测。传说秘方药典神奇无比，能治愈百病，谁拥
有药典谁就找到了生命的保护神。因此，从朝
廷、旗贝勒府、寺院到民间江湖，都被卷入到一
场寻找药典的生死搏斗中。故事跌宕起伏，复杂
多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深深吸引了读者的
好奇心和阅读兴趣。

在《满巴扎仓》中，我们还能看到武侠小说
中的江湖好汉、言情小说中的痴男怨女和其他各
种具有故事性、趣味性的元素。当然，小说中也
不乏精英文学的元素，比如文化的景观、人性的
思考、丰满的叙述等。

二
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小说家是文化的记录者

和诠释者。可以说，一部优秀长篇小说是民族文化
的百科全书。长篇小说的全景式叙事能充分展示
民族文化的诸多场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
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一部小说所囊括的文化信
息量越多，它就越有意蕴、越有厚重感。

阿云嘠是一个有意识地挖掘和展现民族文化
的作家，其小说如同陈年老酒，越品越觉淳厚。鄂
尔多斯是阿云嘎的故乡，也是蒙古族文学版图上
的重镇。古老、神奇的鄂尔多斯高原以浓厚的文化
积淀和无尽的文化魅力哺育了诸多文学才子，造
就了蒙古族文学的亮丽风景线。对于阿云嘎来说，
鄂尔多斯高原有永远挖掘不完的文化宝藏，其小
说的很多故事均来自于这片土地。

阿云嘎笔下的鄂尔多斯高原，不仅为故事的
展开提供了单纯的地理图景和故事发生的场所，
更影响了作品的文化基因和叙事风格。像海明威
迷恋波涛汹涌的大海，福克纳迷恋约克纳帕塔
法，莫言迷恋朴素坚硬的高密大地一样，阿云嘠
迷恋鄂尔多斯高原，高原的气候、习性、风格早
已融进了他的血液和灵魂深处，无意间影响着小
说的叙述。

在《满巴扎仓》中，戈壁、草原、寺院、官邸、牧
区、马群、秘方药典、蒙古草药、蒙古象棋以及简单
的游牧生计、简朴的寺院生活都向读者强烈地传
达着地域文化信号。这使得小说的内容趋于丰
满、独特和厚重，提升了整部作品的感染力。这
些文化元素，不是为了记录而记录，也不是为了
展示而展示，它已成为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故事、人物、意义结构中的血液和基因，
并带有象征意蕴。

在小说中，秘方药典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
为了保护秘方药典，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
作者看来，这些付出生命的无名英雄们虽然崇高
无比，让人无比敬佩，但是这些人深陷于文化保守
主义的深潭中，无法自拔。阿云嘠显然是一个文化
开放主义者，他的很多小说都在讲述文化变迁中
的深层纠葛。他1985年发表的小说《大漠歌》也是

触及到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开放主义之间的冲突
和纠葛，对于某个文化共同体来说，坚守与开拓同
样重要。在《满巴扎仓》中，作者另辟蹊径，为保护
传统文化开了新药方。

作者认为，从元朝皇宫大火中抢救出来的药
典当然是神圣而神秘的，它象征着民族文化传
统。但是药典的神圣和神秘不是来自于药典本
身，而是长期以来少数特权者拥有该药典，赋予
了它神圣而神秘的色彩。故事结尾，满巴扎仓堪
布将秘方药典公布于众，并说：“药典是救助病
痛者的一种书籍。不管对帝王还是对平民，不管
对哪一个族群，都是有益的东西。因而，这部药
典不仅仅是满巴扎仓的珍贵遗产，也不仅仅是蒙
古族的珍贵遗产，它更是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
为什么要争它？不是应该一起分享和保护才对
吗？”这番话是扎仓堪布对清兵头目说的。这部
药典渗透了硝烟、血泪、仇恨和恩怨，保护它的
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公开。

很显然，小说流露出的是文化开放主义姿态。
整部小说所构建的意义之塔虽然在故事结尾处轰
然倒塌，带来反讽之意蕴。但是在另一个向度上，
小说意义却得到了提升。践行开放才是作者心目
中的文化精神。

小说中的蒙古象棋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棋盘
是角斗、较量的场所，是红尘世界的象征。小说采
用双重叙述路线，从故事开头到结尾，几拨人在争
夺秘方药典，有两个人在暗地下棋，有时几天几夜
连续下棋，不分胜负。其中的一个人是扎仓堪布，
另一个人的身份不明。对于寺院的最高掌权者扎
仓堪布来说，棋盘就是人间风尘，棋盘上的阴谋、
较量和角斗就是人世间的阴谋、较量和角斗。

故事临近结尾时，作者才交代了那个棋艺高
手的身份，他是清政府官员。在棋盘上扎仓堪布和
朝廷官员进行着生死较量，在现实生活中保护秘
方药典的势力和争夺秘方药典的势力进行着生死
博弈。双重叙述线索互相烘托、互相暗示，形成了
张力空间，使小说文本趋于丰满和深刻。

三
阿云嘠是善用象征手法的作家，常常用自然

场景、人文景观的描写来渲染、烘托故事情节和
意义取向。小说开头这样描写道：“百余年前，
鄂尔多斯是一个雨水丰沛的地方。就说故事开头
的那天吧，白天本来还是一个大晴天，到了下午
人们就看到那个叫乌仁都西的山顶上布满乌云。
起初，云在那里不移不动的，夕阳西下时却翻卷
而来。人们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于是，放牧的
人们尽早把畜群往家赶，留在家里的人们抓紧把
牛粪柴火往家搬，去相亲家瞧病的满巴扎仓的喇
嘛们趁雨还没下，也快马加鞭往寺院赶，草原上
呈现了一片慌忙的景象。就这样，到了晚上暴风
雨惊天动地地降临了。刚开始的时候，乌仁都西
山顶不断电闪雷鸣，没多久转到东边有名的黑龙
贵峡谷口，再从位于高山深处的奇异石头棋盘上
狂飙而过后向满巴扎仓袭来。瓢泼大雨没有停息
的样子，满巴扎仓四周闪电不断，一直持续到深
夜。”这段描述，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描写，而
是蕴含了整篇作品的文化氛围、叙事基调和故事
走向。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读出很多信息，如
变化多端的高原气候、牧人和满巴们的日常生
活、暴雨袭卷满巴扎仓，还有高山深处的奇异石
头棋盘等。

小说中描写闪电、暴雨的场景很多，而很多
重要事情都发生在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的极端环
境中，以此来塑造紧张突变的叙述氛围的同时，
也暗示了故事的发展方向。满巴扎仓是一座医学
寺院，看起来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安详静
谧，其实不然，满巴扎仓暗藏玄机，深不可测，
是无止境的深潭。其原因是一场宫廷风波毫无征
兆地袭卷了满巴扎仓，就像自然暴雨袭卷满巴扎
仓一样，满巴扎仓无法逃脱这场惊天动地的宫廷
阴谋和较量，为此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通过 《满巴扎仓》 可以看出 19 世纪末鄂尔
多斯高原上的社会生活全景，从宫廷到民间，从
喇嘛到俗人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富有地域文化
氛围。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出现了多座满巴
扎仓。满巴，藏语意为医生。扎仓，藏语意为学
院或者研究院。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多蒙古名医
都是从满巴扎仓走出来的喇嘛。小说中描写的楚
勒德木、金巴、旺丹、更登均是远近闻名的名
医，拉布柱日是药学专家。这座医学寺院很特
殊，云集了远近闻名的医学高手，这里供奉的不
是观音菩萨而是药王佛，从这里散发的不是桑烟
和香火，而是蒙药藏药的芳香。从题材上看，这
部小说是一部与蒙医有关的长篇小说。在当下全
球化语境中，它在挖掘、保护、利用民族文化资
源等方面都有启示意义。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生命护佑者之歌鄂尔多斯高原上的生命护佑者之歌
——解读阿云解读阿云嘠嘠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满巴扎仓满巴扎仓》》 □□满满 全全（（蒙古族蒙古族））


